
王宪

受访者供图

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

宪还能回忆起，33 年前从北京赶到山

东曲阜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答辩时的一些细节。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 PPT 是什么，

连投影仪都尚未普及，在今天看来有

些简陋的会议室里，王宪把精心准备的

答辩内容一张张贴在墙壁上。满篇圆熟、

秀丽的毛笔字，是她当时的同事、后来成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韩启德帮忙写的。

答辩成功后，王宪跟韩启德开玩笑道：

“是因为你的字儿写得好！”

万元的一场“及时雨”

1988 年，王宪从美国芝加哥洛约

拉大学访问归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

“海归”。她接受了自己的父亲———著

名消化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志均的建议，入职北京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

三院）心血管内科。没过多久，她在北

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现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读研究生时的副导师韩

启德也调来了。

两个青年人在心血管内科主任陈

明哲教授的支持下，捣鼓起一项大事

业：在医院里建个基础科研实验室。

别看现在各大医院都设有科研实

验室和转化医学中心，但在那个时候，

国内还没有这种医院科研实验室。好

在陈明哲非常开明，给他们批了一个 9

平方米的房间，还拿出了自己手头仅

有的 3000元经费。

“我们就从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开干

了。”王宪略带自嘲地对记者说。韩启

德“主内”，负责实验室研究体系的搭

建；王宪“主外”，骑一辆 28 英寸的自

行车满北京跑———购置设备、买实验动

物、请人装修、招人做实验……很显

然，3000元只是杯水车薪。

王宪从曲阜顺利带回的“第一桶

金”如同一场及时雨到来，为这片 9 平

方米的小天地降下甘霖。

有了资助，事情推动起来就更快

了。在陈明哲的领导下，他们创造了一

种当时国内前所未有的模式：基础医

学科研人员跟临床医生一起做实验，

帮助临床医生培养研究生。在这个小

小的实验室里，他们收获了一系列重

要的科学发现，例如医院最初常用的

YG激光对血管损伤较大，因此更改为

准分子激光。此外，他们还自主研发了

光纤前端探测头，使其更加光滑，以减

少冠脉损伤……

这些举措开创了我国心血管领域

临床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先河。而最

初的“草台班子”，如今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 5 位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教授 /

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的北医三院血管

医学研究所。

写好立论依据是成功申请
科研基金的关键

在王宪看来，顺利带回的“第一桶

金”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特别不自信。”

王宪说。尽管她的父亲是国内最早当

选的院士（学部委员）之一，但她却由

于时代原因，没能接受很好的教育。

“我连高中都没念，初中毕业做了 6 年

工人，后来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

员’学习了临床医学。在我们那届之

后，压顶而来的就是恢复高考后的首

批大学生，其中不乏积攒多年的‘尖

子’‘精英’。我‘夹’在中间，总觉得自

己基础薄弱、能力有限。”而青年科学

基金的成功申请，让王宪产生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信念。

从此以后，王宪申请的各类科研基

金项目基本达到“百发百中”。为此，常

有同行和后辈向她“取经”。

她总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写

好立论依据是最关键的。你在申请项

目前，要先做足够的预实验，做到心里

有数；同时，你要在简历中展现出你有

能力、有资质完成这些实验。这样你写

立论依据的时候，评审人就能确认，你

的创新性科学设想是有依据的，你也

是有能力实现目标的。”

30 多年间，王宪主要致力于研究

内源性心血管活性多肽的保护作用和

新危险因素高同型半胱氨酸的免疫 -

代谢的致病机制：在国际上率先系统

地比较了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不同类

型血管的舒张作用和心脏作用的特点

及其分子机制；首次证明了降钙素基

因相关肽与失血性休克及出血性脑血

管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并且证

明了此肽为机体神经免疫调节的重要

介导物质之一；揭示了高同型半胱氨

酸加速心血管疾病的炎症免疫分子机

制……这些研究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心

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并寻找更精准、

有效的干预方法提供了新的方向。

让长河奔流不息

对王宪来说，申请科研基金对她来

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她发现，

年青一代对申请科研基金的态度与自

己当年颇有不同。

“常有年轻的科学家对我说，不获

得‘杰青’，不戴上这顶‘帽子’，好像就

没法做科研了。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声

音，我特别不能理解。”王宪说。在她 20

多年前获得“杰青”资助时，虽然也收

获了一些赏识和羡慕，但身边没有人把

这件事看得特别要紧，也没有附带过多

的利益。

类似的声音听多了，她也逐渐理解

了。获得“杰青”、申领科研基金在科研人

员的职业生涯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工作、

收入、职称、后续发展机遇……当有越来

越多的东西与科研基金挂钩时，人们对

科研基金的态度难免越来越“着急”。

“可科学是急不来的。”王宪说，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些较为‘小

众’‘冷门’的研究要得到认可会更难，

特别是真正‘从 0 到 1’的突破性成果，

平均要迟滞 15～17年才能得到奖项的

认可。如果一个人总是奔着拿基金和

获奖做研究，就可能放弃一些非常可贵

的方向和契机。”

王宪时常想起父亲———1950 年归

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中的一员。他在没

有任何科学基金项目支持、极其艰苦

清贫的环境下，努力做着自己认为最重

要的工作。“我们无法让今天的年轻人

都像老一辈人那样，只能尽可能帮助和

支持他们，去做更好、更有意义的工

作。”她说。

她建议年轻同事，不要做那种“工

匠”式的研究———抱着一套研究方法、

换个不同的基因就再发一篇文章，而是

要真正面向重要的科学目标，解决一些

重要的科学问题，勇于探索，勇于突破。

令王宪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围绕

“破五唯”的一系列措施，让人们为“帽

子”而“内卷”的现象有了一定改观。而自

然科学基金委正围绕推动科研范式变革

和提升科学问题凝练水平两个重点，持

续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这也逐渐

让科学家们看到了新的“指挥棒”。

这 10年来，王宪和她的团队持续

凝练心血管疾病中重要的科学问题，吸

引了不少领域内的优秀力量加入，也引

进一批来自其他交叉学科的人才。她

所在的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

病理生理学系，已经涌现出多位优秀

青年人才。

因本报记者 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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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总是奔

着拿基金和获奖做研

究，就可能放弃一些非

常可贵的方向和契机。

“


